
明末传教士与西方演绎逻辑的传入

孙 波

明末西方传教士出于抬高西方宗教、传播宗教福音的政治考量，翻译出版了大量的

西方科学著作。西方演绎逻辑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在明末被翻译介绍到国

内。这其中，尤以利玛窦推动译介的《几何原本》及傅j凡际推动译介的《名理探》最为

知名。这其中，自然也毫无例外地带有浓厚的为宗教传道先行的色彩。但也在客观上帮

助了中国人了解西方演绎逻辑的思想，带动了其后国内学界对挖掘本土以名辩学为基础

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热潮。

关键词：传教士 几何原本名理探逻辑

作者孙波，1970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副编审。

明末清初，为数众多的西方传教士纷纷开始他们的中国之旅，据《明史》记载：

“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明代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有80多人，按教会分，最

多的是耶稣会十。剑乾隆二十二年(1757)，先后有近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在这

场空前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中西语言的巨大差异及文化信仰的排他性，都使肩

负传播天主福音重任的传教士们感到步履维艰。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些传教士逐步调整

了传教策略，一方面采取“合儒”手段，对天主教义作了有针对性的通融；另一方面，

通过大昔的两方科学知识的译介，以此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西方演绎逻辑思想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在明末被翻译介绍到国内。这其中，尤以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

《儿何原本》及傅沉际、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最为知名。

一、利玛窦与《几何原本》的译介

利玛窦(Matteo Ricci，公元1552一1610年)是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言并对中国

典籍进行钻研的两方学者。利玛窦认识到，宗教传播在儒学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殊非易

事，首先必须入乡随俗，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利玛窦采用儒冠儒服，认真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第一个在中国本土对儒学经典著作“四书”进行翻译，并在天主教义的

形式上进行了通融，极力糅合儒家学说，借助儒学经典中的“天”、“仁爱”等观念宣

教，即所谓的“合儒”；并逐步以天主教教义修改儒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益儒”、“超

儒”。与此同时，利玛窦也利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苦于国家日渐衰落，渴求新思想、新

∞参见许搿璐：《二f|．四史伞译·叫史(10册)》，北京：汉语火词典ff{版社，2004年，第6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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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以图国力振兴心理，推介了大撤的数学、天文、物理、逻辑等西方科学知识。

利玛窦在“合儒”的嗣时，对阁样有着完备宗教体系的佛、道二教进行了批判。他

说：“二氏之谓融无【j空，予天主瑾大裰利谬，其不可崇滏，嗍矣。”∞翻玛窦这种反

佛、道的态度，遭致了当时中国佛、道两家的激烈反对。正是在这样的争拗与辩论中，

利玛窦所具有的话方演绎思维特点的思辨能力，给徐光癌、李之藻等中国士大夫翟1F。了

深刻印象。利玛窦也认识到，作为～种基础的思维：￡具幂|l论证手段，数学、逻辑学的推

介也许更有利于让中国的官方署JI封建士火大了解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有利于宗教教义的

传播。据徐光扁说，剩玛窦在向他们介绍数学时说：“此j抟未译，则他书俱不可论。”@

正楚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万历三十圈年0605)秋，剥玛窦和已受浼加入天主教酶徐光磨

开始合译古希腊数学家欧JL里得所蒋的《儿何原本》。先由利玛舞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

头熟译，委由徐光启革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竭再字镦旬黧地作～番推敲修改，：然瘊

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第二年春译出前六卷并刊刻出版。

《几何原本》尽管是一部数学名著，但它与我圈古代传统的应用数学著作不同。

《死艇原本》不仅由一整套名词术淫组成一系列数学命题，两且瑟有严密鹣逻辑推理形

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总结整理成为～个相溺完备的演绎

推理的逻辑体系。这种推理过程，尽管并不含有日常实际生活用例，但正如徐光启所概

括瓣“不用来嬲，众燃所基”撵，这些数学符号所具有的形式主的纯粹性，恰擒又是无

所不包，是分析各种具体事物的基础理论。《几何原本》经过历代数学家，特别是审世

纪阿拉伯数学家们的注释，经阿拉伯数学家之手再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

麓兴起，产生了很大躲影响。《咒何琢本》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营被诲多学者毳成

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说，对于近代科学而畜，《几何原

本》不仅在数学方面，而且在逻辑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徐光寝对于《几何源本》的逻辑性极为维崇，他说：“诧jt3有图不登：不必疑、不

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

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阏时，对其功耀性作了高度评价，“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

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恶，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

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j哺者，无一事不可学。”@利玛窦也说：“中国人最喜欢的莫

过予关予欧儿里褥的《JL何骧本》～书。原阏或许是没有入比中豳入更重视数学了，虽

则俺们的教学方法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

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随意驰骋自己撤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

证明。欧JL里褥测与之耀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鹾，亦郄：会题是依序提出鲍，瑟

∞《灭圭实义》第二二麓。转0l臼李匡武圭编：《中因逻辑史·近代卷》，}|‘辫入民出版社，1989年，

第4爽。

槛、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海古籍f{I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国参见李匡武主编：《中罔逻辑史·近代卷》，第12负。

固徐光癌：《《几鹰激奉)杂议》，《徐光窟集》，篆?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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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

《儿何原本》的翻译和刊印，对后世中国的科学发展影响极大。梁启超曾评价它

为：“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罾到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几何学

成为学校中必修科目之一。利玛窦也因此得以葬在京城，享有了外国传教士没有先例的

殊荣。“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向高)日：‘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

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无论其它，即其所

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可惜的是《几何原本》并没有全部译完，

后来的部分直到近代才由李善兰最终补齐。并不是徐光启对此失去了兴趣，“太史(徐光

启)意方锐，余(利玛窦)日：‘．I}：，请先传此，请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计其

余’。”固实际上，利玛窦并不愿意看到徐光启过分热心于科学而忽略了他所认为的根本

问题一宗教。
二、傅沉际与《名理探》的译介

傅沉际(Furtado，Fran9 ois，1587年．1653年)，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在葡萄牙的

科因布拉大学学习自然哲学与神学。1620年随法国传教七金尼阁同船来华。金尼阁、

傅沉际等带来了约7000余部二佶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

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

来华后，傅沉际结识了进士李之藻。李之藻才华过人，学识渊博，，娴於历算，“晓

畅兵法，精於泰西之学”。利玛窦曾云：“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

先二先生耳。”@。李之藻热爱科学，从1613年至1631年问，在中国出版的50多种西

方传教士译著中，都凝聚了李之藻的心血。在结识了利玛窦、傅沉际等传教士并对中话

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进行了长期的比较研究后，李之藻深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西方

那样的演绎思维的成果，决心把专门研究演绎思维特点及其规律的西方演绎逻辑系统介

绍给国内学界。于是，先与傅沉际合作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寰有诠》，由傅、况际

译义，李之藻达辞。在克服了中西文化交流在文字上的障碍并取得了一定经验之后，从

1626年开始，“乃取推论名理之二伟而嗣译之”，历经五个寒暑，到了1631年，翻译而成

《名理探》。这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第一次传入中国。

《名理探》的原著是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出版的逻辑教科书《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

论》，全书分上、下两编，共25篇。1611年在德国印行。该书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

根据三世纪薄斐略所著的《亚里七多德范畴概论》来解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并为宗教神

∞利玛安，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7页。

∞梁启超：《中爵近三百年学术史》，台湾：中华书局，1958年，第8页。

@《艾儒略·火西利先生行迹》，陈垣校刊本，第7页。转引自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

H{版社1994年版。

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徐光启著译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页。

@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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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辩护而写成的，是中懒纪欧洲教会的正统学说。中译本《名理探》实际上只是上编十

卷，分为“五公”五卷，“十伦”五卷。在《名理探》一书中，区分了“性成之名理

探”和“学成之名理探”，其中“髅成之名理探，乃不学丽自有之推论”；“学或之名理

探，乃待学而后成之推论”。①而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待学而艏成之推论”。对于逻辑

学的亟要律媛，书中强‘调“当务之急，莫先名理，⋯一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赛众学之舆，

故颡先熟此学。”学对于逻辑学的研究范丽，鹳中也作了细致划分：“正论云：明辩之规

式，是名理探所向之全界也。所谓明辨，由普所以明，推通吾所未明。翻解释，曰剖

析，隧推论，三者是也。原夫凡物，皆有可知者三：一其内之义理，二其念中之各分，

三其所函诸有之情。解释者，．宣畅其义理：剂析者，开削其各分：推论者，推辫其情与

其诸依赖者也。是名理探之全界也。”@

隧着资本主义戆兴越，针对中吉经院哲学的繁琐贫乏两展开的革薪运动风起云涌，

培根的《二E其论》及其倡导逻辑革新的归纳逻辑理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然而，

《名理探》并没有吸收绒反映西方的这些新的学术成果，即使对于亚里士多德广博的逻

辑体系，仅涉及到一些硖究概念、定义、判溉的预备知识，露忽略了耍里士多德《工具

论》中范畴篇、解释篇、分析论、辩论篇、辨谬篇等鼹为主要的演绎逻辑体系的内容。

《名理探》中用抽象概念的定义、区分、排列和组合的方法，特别是用三段式的演绎

法，更有翱予为基督教教条和教义作辩解，并健这些教条窝教义系统化。《名理搽》充

斥着大量的神学说教，如在论及“公者之性”时说：“性之不可分乘者有三；一如天主

妙牲，不可分乘。缘其．无量美好，非结合所成，不属可分乘故。二如天神芝性，设熟结

予一特殊，圈不能复结予他殊，楚敞不可分乘。三翔天搴枣之性，其在来锚乏藤先，．虽霹

以受各殊，及既结予一殊，即不得更结于他殊之容德。”固在论及“恒之暂久”时说；

“恒者复分二类：一因性者，一超性者。超性者分二：一是神亟之见天主舄夫荣褪之光

所加以神圣之盼晤，以馋其得觅天主者，及善人死际、蒙被之宠爱，三者掰以在之久

也。此皆神圣所借以就于天主者，故云永就。”@《名理探》全二转=十多万字，而在溉

里士多德的《：l二具论》中只有三万聂千字，由此也可见经院哲学家的烦琐与累赘。

李天经在序《名理探》时说：“谣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千余卷。大

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厢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

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给予傅潍际及与李之藻共译酶《名理探》以很高煦评价。

然而，《名理探》翻译之后，由于其内容深奥难识，鲜有入问滓。舀前所知，当时似乎

只有方以智撰筒的《物理小识》，受到了《名理探》“瀚公篇”中有关“独行”、“共性”

见勰瓣影蕊。十夕℃世纪的《晤瘴全二瑟总强》中也未收此二抟。直到∞世纪初，骧垣撮摄

傅洮际、李之藻

列～l：，第14炎。

阊一b第25贸。
傅溅际、李之藻

I弼。卜，第345页

弱一L，第3炙。

《名理探》，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销30负。

《名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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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藏二}弓楼的抄本影印了前5卷，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又根据北京_飚什

库天主堂藏的抄本排印。∞难怪陈垣感慨：“此学在中国今日，尚未有一正名，岂知三

百年前，已译有此巨帙。”④此后，在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以后，它的价值才逐渐为

人们了解和重视。但无论如何，《名理探》是继玄奘翻译印度因明以后异域逻辑输入中

国的义一次成功尝试，也是两方逻辑学第一次系统地输入中国。冈此，《名理探》在中

国逻辑史上的贡献还是不容忽视的。

三、结 语

毋庸置疑，教会派遣传教十米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以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来对

中国进行精神统治和征服。传教士对科学传播的热衷也毫无例外地带有浓厚的为宗教传

道先行的色彩。正如李约瑟所说，对予传教十米说，“科学只不过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

而已。他们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④

但客观上，利玛窦等传教士对于西方科学的译介和传播，对于推动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

流，对于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和世界大势，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及中国文化的更新、社

会的进步，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种逻辑理论或一个逻辑系统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不尽相同，不仅与一个国家的政

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而且与逻辑的表述语言以及民族思维方式特点紧密相

连。这些冈素的综合作川，影响剑逻辑在各民族的发展程度和逻辑类耍生的差异。．爱因斯

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

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儿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

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

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通过传教士们译介的《几何原本》、《名理

探》等两方演绎逻辑体系也带动了其后国内学界对以名辩学为基础的中国逻辑史的研

究。到了清朝末年，西方逻辑开始系统传入国内，译书的规模与水准均有极大提高，中

国的逻辑学研究也进入空前繁盛的阶段。但200年前明末传教十首次带来的西方逻辑学

的开创与启迪作用，在中国逻辑发展史上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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